
B4 艺林 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叶向群 NINGBO DAILY

鉴赏与收藏

方向前

赵 叔 孺 出 身 书 香 门
第，父亲赵佑宸为咸丰翰
林，又为同治帝蒙师，家富
收藏，舅父亦为闽中大藏
家。叔孺从小耳濡目染，不
但学习四书五经唐诗宋
词，又接触到大量的名家
真迹，由此打下了扎实的
艺术基础，拥有了独到的
鉴赏眼光。民国时期，上海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
镇，吸引了众多的艺术家、
文学家，并形成了“海上画
派”。在这一大批风格各异
的书画家中，就包括赵叔
孺。“海上画派”既是中国
古代绘画的收尾者，又是中国近现代
绘画的开创者。

赵叔孺深受“画风也要复古”思
想的影响，书、画、印取法宋元，下及
明清，尤其对四王画格及赵孟頫、赵
之谦画风、笔墨进行了深入研究学
习，重形似，笔墨工细严谨，有秀逸恬
静之气，又具雍穆华贵之象，颇得时
人赏识。

赵叔孺年轻时在官场混过一段
时间，后来觉得不合适就引退了。三
十岁后寓居沪上，以卖字画、刻印为
生。这段经历使赵叔孺的画风受到艺
术商品化的影响。他笔下那种工细严
谨秀美的风格，那种“富贵延年、步步
高升”的题材，就是迎合市场的例证，
而且颇受时人欢迎。

民国时期，赵叔孺与吴湖帆、吴
待秋、冯超然并称“海上四大家”。如
今，我们从美术史角度去考察赵叔孺
的艺术成和影响时就会发现，赵叔孺
过于讲究复古，拘泥于传统，几乎不
敢越雷池一步，他的山水、花卉或骏
马草虫，无论风格还是笔墨技巧，都
是对前人的复制，缺少自己独特的风
格和语言。而“海上四大家”之一的吴
湖帆，虽然在师承上与赵叔孺同为一
脉，但吴湖帆在绘画的用墨、用色上
自立新意，冲破南北宗壁障，以雅腴
灵秀、缜丽清逸的画风，尤以融水墨
烘染与青绿设色于一炉，独步当时画
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一位重要
画家。再看同一时期的吴昌硕、蒲华、
虚谷等画家，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
时，更多地吸收了明徐渭及清石涛等
大写意画家的精髓，继承并发展了文
人画笔墨意蕴和内涵，走上了一条在
风格上与赵叔孺不同的道路。

尽管如此，赵叔孺的地位和影响
仍不可否认。他传统功夫一流，书画
印全能，尤其是他画的马，在当时享
有极高声誉。马，是历代画家喜欢描
绘的动物之一。北宋李公麟、元赵孟
頫、清郎世宁等画马作品，在美术史
上都极具分量。赵叔孺画马师承了上
述大家，对赵孟頫、郎世宁的画法研
究尤甚，他精研赵孟頫清幽淡然的艺
术风格和境界，从郎世宁处则吸收了
中西结合的画法，善于写生，去其板
滞而益其风韵。赵叔孺在马身上寄予
了自己的精神和理想，马之眼神、动

态，乃至与环境氛围的营造，自有一
种静穆之气；一眼一神，一举一动，犹
如人之思想和行动，也如画家之性格：
内敛、安静、含蓄。赵氏笔下的马，立
者，卧者，嘶者，饮者，互戏者，倚树者，
姿态、颜色、大小各异，令人称道。但赵
氏很少描绘奔腾之马。这一时期，画
马而有成就者不少，如马晋、张大
千、傅儒、殷梓湘、戈湘岚、赵敬
予、徐悲鸿等。唯徐悲鸿画马完全跳
出古人窠臼。融会中西，注重对马
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强
调作品的思想内涵。悲鸿之马多作
飞奔状，精瘦、劲健，寓意深刻。

赵叔孺在山水、花鸟绘画上也有
较高成就。他的山水花鸟画总体风格
也属工细传统一路。

1933 年赵叔孺作《富贵多寿》四
屏，86.5㎝×31㎝×4㎝。四屏所绘内
容分别是“富贵有余”(牡丹与鲤鱼)、

“绵绵瓜瓞”(南瓜与蝴蝶)、“绥山仙
品”(寿桃)、“眉寿无疆”(古松与寿
石)，都为吉祥题材，这也是赵氏花卉
题材作品的特点之一。此幅《富贵多
寿》四屏，赵叔孺以隶书、篆书、行书
三种书体题款，展示了赵氏在书法创
作上的超凡能力。赵叔孺书法篆刻水
平不亚于其绘画，而他的绘画成就又
得益于他深厚的书法篆刻鉴赏等学
养。其书法师承“二王”帖学，又融合
碑味，除对赵孟頫、赵之谦绘画有深
研外，对二赵的书法篆刻也有较多吸
收，风格上趋于谨严平正，与绘画相
得益彰。

民国时期的赵叔孺在海上画坛
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不仅弟子众
多，无论书法、绘画、篆刻都有较好的
市场。尽管其存世绘画在数量上要少
于书法篆刻，但绝不是有关记载所述

“赵一生之中，绘画大约不过百帧”。
目前国内有部分藏家专门收藏赵叔
孺书画，故赵氏作品的市场价格近十
余年来涨幅很快，普通作品在十万元
至二十万元之间，大尺幅或特殊题材
的作品价格更高。不过，近几年价格
略有回落。

“不独画马得名盛，花鸟鱼虫亦秀
劲。还嗜金石缀斋头，古色古香生前
剩。”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曾如此评
价赵叔孺。赵叔孺生前未入西泠印社，
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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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宸

当下的世界，“同质化”倾
向越来越严重。比如城市建筑，
比如文学创作，不仅丧失了最为
可贵的独创性，甚至连原本具有
的那份特色也常被人为地修改、
破坏。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同样
难以幸免，正渐渐地走向相似乃
至同一，比如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戏曲艺术。

中国的民族戏曲种类繁多，
每一个地方剧种都有符合自身艺
术规律的音乐唱腔、表演程式和
技巧手段。虽然在文本创作、舞
台指导上会有相互模仿借鉴的情
况存在，但其间的区别也是显而
易见的。现存两百五十多种地方
戏曲中，有不少通过进入国家设
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得到了保护，但一些小的剧种依
然在不断消亡。地方剧种难以存
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
同质化现象严重，令剧种的原貌
被消解。也许所谓的“改革”和

“创新”，其出发点是为了让地方
戏曲有更广阔的市场，但结果往
往因为措施不当，反落得“开疆
拓土”不成，连本土观众也大量
流失。

戏曲同质化的表现多种多
样。首先是唱腔同质化。大的剧
种分流派，像京剧，旦角有“梅
尚程荀”，老生也有谭鑫培的谭
派、余叔岩的余派、杨宝森的杨
派、奚啸伯的奚派、周信芳的麒

派、言菊朋的言派等。京剧因有
国家扶持，这方面情况还好。但
南方的越剧，流派特色正在不断
隐淡。不少年轻演员现在展现流
派的方式极为偷懒：先按照基本
曲腔唱，最后加一句流派特征腔
来“表明身份”，如此便完事。
念白也是一样，譬如黄梅戏，严
凤英时代的念白真是好听，完全
是戏曲化以后的安庆方言，有浓
郁的地方韵味。现在呢，大家一
律用普通话念白。导致如果演员
不唱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
么剧种。真可谓是“学会普通
话，唱遍天下都不怕”了。除此
之外，在唱腔设计上，大家也是
一窝蜂地趋于流行化和歌曲化，
老观众要想听一出原汁原味的戏
是越来越难。

其次是表演形式同质化。现
在的戏曲演员是通过艺术学校批
量培养的，这种教学模式本身相
比于师傅带徒弟的科班教学方
法，容易忽视学员自身的先天条
件，在因材施教、个性启发这一
块相对有所欠缺。加之戏曲院团
还有一种过于信奉“向大剧种学
习”的风气，总觉得京剧在整个
中华戏曲系统中是最完善的，所
以咱们小剧种就该向它看齐。事
实上，这背后是一种文化不自
信。小剧种有小剧种的优势，有
些特色还是大剧种所难以比拟和
无法达到的。比如笔者十多年前
看过一出内蒙古剧团来甬演出的
戏曲 《满都海》，里面就保留有

原始祭祀的仪式和一些傩面表演
的精华，给人的观感很震撼，使
我至今记忆犹新。而像越剧这样
唯美、柔婉、细腻的地方戏也没
必要过多模仿更擅长诠释帝王将
相、家国情怀的京剧。在这一方
面，其实“我与我，周旋久，宁
做我”的姿态还是需要的。另
外，因戏曲和话剧一样，都是舞
台表演形式，所以在戏曲专业导
演供难应求的情况下，邀请话剧
导演来进行舞台调度成了一种似
乎可行的权宜之计。笔者的观点
是：“术业有专攻”，话剧导演和
戏曲导演完全不是一回事。话剧
导演一般不会研究戏曲本体的写
意性，也难以理解戏曲空间的灵
动性，他们习惯于用“话剧”思
维来强调表演的生活感和真实
度。戏曲骨子里是写意的、虚拟
的，而话剧是仿真的、写实的，
若强行将两者杂糅，一方面趋
同，一方面凌乱，呈现出来的作
品多少会有些“四不像”。

再次就是表演文本。优秀的
戏曲编剧现今同样很稀缺。不得
不说，戏曲编剧不是一般舞文弄
墨的人能够胜任。如果文学储备
不足，文字修养不够，诗词功底
不深，声韵训诂不精，即便你是
名校编剧系毕业的高才生，也未
必能成为合格的戏曲编剧。可就
是因为人才缺乏，所以很多院团
只能请作家或影视剧编剧来写剧
本。要价不低，作品草草。大多
数新编戏，为什么观众看了，觉

得不像“戏”？因为从“一剧之
本”这个源头上就已经弄岔了。
鉴于剧本当中的戏曲元素很难寻
见，唱词越来越口语化，没有了
文学美感和诗意韵味。回头来看
看那些真正的戏曲编剧大家吧。
像自诩为“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
湖伶伦”的翁偶虹老先生，他创
作的程派名剧 《春闺梦》，写一
位闺中少妇在梦中遇到新婚别后
征战归来的丈夫，有一段“二
六”的唱词是这样的：“可怜负
弩充前阵，历尽风霜万苦辛，饥
寒饱暖无人问，独自眠餐独自
行，可曾身体蒙伤损，是否烽烟
屡受惊？细思往事心忧恨，生把
鸳 鸯 两 下 分 ， 终 朝 如 醉 还 如
病，苦倚熏笼坐到明，去时陌
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
可怜奴在深闺等，海棠开日我
想到如今……”堪称曲词皆美，
还动人心怀。

其实去同质化，是戏曲创作
的一个基础原则，探索和创新的
前提便是捍卫好本剧种的特色特
长，这样才能保持自身的戏曲辨
识度和艺术优势，从而才能真正
去追求长远的发展和进一步繁
荣。

戏曲艺术须摒弃“同质化”倾向

张 存

教学、香炉、候鸟，用这三个词
来概括王承天的职业、喜好和晚年
生活状态，该是十分贴切的。

当年，王承天从镇海中学考
入宁波师范学院数学系，外人很
难理解，数学与书画这貌似两个
世界的东西，怎么会在王承天身
上得到高度融合。

王承天说，读小学时他最喜
欢上写字课。他初临颜真卿的楷
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
读书时。少年不知勤学早，白发
方悔读书迟。”这首颜鲁公的 《劝
学》 诗，王承天到老都在背诵。
其后，他又临习文徵明、赵孟頫
等人的字帖。他的字写得清隽儒
雅，十分养眼。

王 承 天 画 画 ， 最 初 是 照 着
《芥子园画谱》 临摹的。几个月下
来，掌握了一些基本技法后，他
开始创作。梅兰竹菊四君子是他
的最爱，课余就用画画来消遣和
解乏。这一描一写、一静一动、
一张一弛的寻常日子，将他带入
了艺术的殿堂，使得他感受到了
艺术奇特的魅力而欲罢不能。

当年，王承天也曾有过报考
美术学院的念想。他和高他一级
的 镇 海 中 学 校 友 金 林 观 志 趣 相
投，很谈得来。金林观后来考上
浙 江 美 院 （今 中 国 美 院） 国 画
系，师从潘天寿、陆俨少、吴弗
之、潘云、诸乐三等名家。王承
天却与美院失之交臂，考入了宁
波师范学院数学系。但他和金林
观常年有书信往来。金林观知他
爱画心切，常将诸乐三等老师的
课堂示范画寄给他，供他观摩、
学习。他和金林观的友谊长达一
个甲子，且历久弥新。两人聚在
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

王承天还常常回忆起与甬上
书画家凌近仁的一段忘年交。

1962 年初春，王承天被分配
到高塘学校教书，与凌近仁偶遇
在宁波政协书画组。在那里，他
见到了凌老的一幅 《幼吾幼》，甚
是喜欢。于是贸然跑到凌老寓所，
拜见了这位仙风道骨、长髯飘飘的
老者。凌老对王承天的造访给予了
热情接待，还当场画了一幅荷花。

能亲眼见到凌老作画，王承天欣喜
不已。

自此之后，凌王二人就成了
忘年交。每逢春节，凌老都会给
王 承 天 寄 来 用 毛 笔 书 写 的 拜 年
信。可惜这些珍贵信函都在“文
革”时散失了。有次王承天画了
几只麻雀寄给凌老，凌老回信时
称王承天为“承天同学”，这让王

承天觉得受到了抬爱。
1964 年，王承天被调到镇海

县文化馆帮忙，其间认识了许多
宁波书画界朋友，进一步扩大了
视野。

“文革”开始后，王承天喜欢
的花鸟虫草被打入“封资修”之
列，他只好另辟蹊径，画起了半
夏、白毛夏枯草、金钱草、金银

花等中草药。画这些野趣盎然的
植物，使王承天的工笔画技法日
趋精进。

上世纪 80 年代，王承天被调
到镇海县教师进修学校，负责全县
小学教师的语文教学培训。在进修
学校，机动时间相对多些，他尽情
地徜徉在书画世界里。那时，他的
孩子还小，他常常一手抱小孩，一
手挥笔作画，陶然以乐。

王承天像只候鸟，冬天去海
南岛，暑天去休闲农庄，对南北
风物了然于胸。在海南岛上，他
留意观察各种热带植物，画了很
多南国的花草。他画的 《菊黄蟹
肥图》，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菊
花写意，螃蟹工笔，采用没骨画
法，随性中呈现生活的美感。为
了画蟹，他从菜市场买来螃蟹，
先写生，再蒸了吃，按他的说法
叫 一 举 两 得 。 他 画 的 蚱 蜢 、 蟋
蟀、螳螂、蝉、牵牛郎等昆虫，
线条简洁，栩栩如生。这些画都
是他从大自然中捉来昆虫写生创
作而成的。王承天师古人，学习
绘画传统技法；师造化，悉心观
察生活，做生活的有心人。

王承天家的书房弥漫着浓郁
的文化气息。宽大的红木案台，
香烟袅袅，桌面上铺排着精致的
玉摆件。王承天喜欢香炉，家里
收藏的各种香炉有百余只。书房
中 挂 有 蒋 思 豫 先 生 写 的 一 副 对
联：荒草闲花竞自由，野鸟游鱼
信 往 还 。 句 出 自 苏 东 坡 的 《秋
兴》 诗。蒋老是甬上书坛名宿，
于右任的入室弟子。他曾赞誉王
承天字比画好。现在看来，王承
天的画名已盖过书法了。

2011 年，古稀之年的王承天
在宁波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甬
上 书 画 名 家 纷 纷 前 来 祝 贺 。 其
后，他的画作又在上海植物园展
出 ， 同 样 获 得 美 术 界 朋 友 的 好
评。王承天说，有生之年他还想
再出版两本书，传给后人。

那天，我在王承天的家中见
到 50 年前凌近仁先生创作的那幅

《幼吾幼》。王承天告诉我，当时
他花了2角钱买来的。画纸已经发
黄，画面童趣依然。这幅画似乎
见证了王承天从青年到老年的绘
画历程。

荒草闲花竞自由
——记镇海工笔花鸟画家王承天

赵 叔 孺 (1874—
1945)，浙江鄞县人，原
名润祥，后改名时棢，号
纫苌，晚年号二弩老人。
海派著名书画篆刻家、鉴
藏家，为民国时期“海上
四大家”之一。

王承天，1941年生于北仑大碶王隘村，高级讲师，浙江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浙江省中国画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镇
海区第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擅长中国画，尤精工笔花鸟。曾出
版《中国美术家——王承天》《中国画画法》《平淡之中见绚烂》《画蟹
技法全解》《工笔扇面草虫画法》等十余种画集和技法类图书专著。

蟹菊 王承天 作

草虫 扇面 王承天 作

赵叔孺是一位在书法、绘画、篆刻、鉴赏、收藏乃至教育等诸领域均有
建树的艺术家。张大千在 《赵叔孺先生遗墨序》 中说：“先生尤精鉴别，凡
法绘名画，无不以得先生一言而定。而先生尤赏余摹古之作，以为古人不能
过也。先生虽以书画篆刻名海内，而专精独到，尤在金石刻。”张大千自认
为在鉴赏上“五百年来一大千”，无人能及，却佩服赵氏的鉴赏水平，赵叔
孺的鉴赏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赵叔孺作品 （方向前 供图）


